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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奥兰多》中的东方和东方主义

綦　亮
苏州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　２１５００９

　　摘　要：国内学界对《奥兰多》中的东方再现缺少关注。伍尔夫在有关东方旅行的游

记及与同性恋人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通信中，表现出明显的东方主义心态。她把

这种心态带入对《奥兰多》东方场景的虚构，通过表现奥兰多对土耳其景物和土耳其吉卜

赛人的偏见及由此生发的归家欲望，反衬奥兰多作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种族和民族

身份，将土耳其降格为文化他者。这种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英

国与土耳其的政治角力，揭示出《奥兰多》作为一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现实指涉和地缘

政治内涵，也体现了伍尔夫的文学创作与帝国政治的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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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蔡芳、谢葆辉的《从＜奥兰多＞感悟伍尔夫小说创作的文脉：双性同体观》，载《外语与外语教学》
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吕洪灵、蔡晨的《花岗岩与彩虹的姻缘———伍尔夫的“新传记”＜奥兰多：一部传记＞》，载《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２期；吴庆宏的《＜奥兰多＞中的文学与历史叙事》，载《外国文学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秦海花的《传记、小说与历史的奏鸣
曲———论＜奥兰多＞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载《国外文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引　言

英国现代主义作家对“外面的世界”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约瑟夫·康德拉（ＪｏｓｅｐｈＣｏｎｒａｄ）
的《诺斯特罗莫》（Ｎｏｓｔｒｏｍｏ）描写南美；《黑暗之心》（ＨｅａｒｔｏｆＤａｒｋｎｅｓｓ）讲述非洲；戴维·赫伯
特·劳伦斯（ＤａｖｉｄＨｅｒｂｅｒｔＬａｗｒｅｎｃｅ）常年漂泊海外，他的《迷途女孩》（ＴｈｅＬｏｓｔＧｉｒｌ）、《袋鼠》
（Ｋａｎｇａｒｏｏ）和《羽蛇》（ＴｈｅＰｌｕｍｅｄＳｅｒｐｅｎｔ）分别塑造了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的经典文学形
象。弗吉尼亚·伍尔夫（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Ｗｏｏｌｆ）的作品同样如此，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远航》（ＴｈｅＶｏｙ
ａｇｅＯｕｔ）就把背景设在南美，另外一部作品《奥兰多》（Ｏｒｌａｎｄｏ）则将视角延伸至土耳其。国内学
界对《奥兰多》的研究多集中在双性同体、传记写作、历史书写和后现代叙事等方面，对这部作品

中的东方再现缺少关注。①本文结合伍尔夫的东方旅行经历及其与同性恋人维塔·萨克维尔－韦



斯特（ＶｉｔａＳａｃｋｖｉｌｌｅＷｅｓｔ）的相关通信，从后殖民理论视角对《奥兰多》进行语境还原，认为该作
对土耳其的文学书写是伍尔夫作为西方白人作家对东方的殖民凝视，映射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英
国与土耳其的政治角力，体现了伍尔夫的文学创作与帝国政治的勾连，具有明显的现实指涉和丰

富的地缘政治内涵。

一、东方之旅与伍尔夫的东方主义心态

和《远航》一样，《奥兰多》也是一部关于旅行的作品。如果说《远航》还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

文学痕迹的话，那么《奥兰多》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现代主义“奇书”，以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对性

别、生命和历史进行了颠覆式再现，具有突出的奇幻文学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兰多》是完

全脱离现实的文学狂想，与《远航》对南美的纯虚构不同，《奥兰多》对东方国家土耳其的书写有

更多的现实依据。１９０６年，伍尔夫曾与友人造访伊斯坦布尔，虽然只是短暂停留，却为日后的文
学创作提供了直观素材。

通览伍尔夫的这篇旅行笔记就会看出，伍尔夫并不只是在简单地记录自己的旅行经历，同时

也在表达自己对东西方文化和文明关系的关注和思考。往深层挖掘，许多看似随意和散漫的文

字其实是观点和立场的表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首先，伍尔夫捕捉到并认可了土耳其这个

东方古国的美。当航船慢慢靠近土耳其时，晨曦中若隐若现的异域景象给伍尔夫留下了深刻印

象：“六点钟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突然发现整个君士坦丁堡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圣索菲亚大教

堂就像一个被冻僵的三重球状水泡向我们漂来。整个建筑用料上乘，像玻璃一样纤薄，轮廓分

明，线条丰满，同时又如金字塔一般坚固。这或许就是它的美。”［１］３４７而且，伍尔夫能凭借其非凡

的感受力和洞察力将异域表面的美感上升到文化特殊性的高度加以认识，她认为土耳其的生活

“并不跟随欧洲模式，甚至不是对巴黎、柏林或伦敦的次等模仿……当一束束光线照亮大地，水面

上灯火通明时，你就明白你是在观看一出精彩的大戏，是一场独立于某些西方伟大国家的

演出”［１］３４８。

“东方旅行提供给伍尔夫一个机会，让她去接触具有完全不同习俗、语言和宗教的人，并且通

过游览奥特曼帝国，体验一个全新的文明秩序。君士坦丁堡毕竟是东西方交汇的传奇之地。”［２］

尽管伍尔夫在与东方的接触中表现出一定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但她的旅行笔记所传递出的更

多的是东西文化遭遇时，西方人潜意识中流露出的傲慢、偏见和优越感。通观全篇，伍尔夫始终

以一种俯视的姿态观看异域，对异域的环境、习俗和宗教都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屑和鄙夷。

当真正近距离接触异域风情时，之前由外在感官刺激引发的瞬时认同即刻被一种更加深层的贬

低和排斥异己的心理所取代：“然而，除了一些奇怪的景象给我们的感官冲击以外，这次伊斯坦布

尔之旅确实没给我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从这些景物中完全看不出任何细节之美，街道也没有

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说他们的民族服饰———土耳其毡帽和双排扣长礼服———算是一种补偿的话，

那么也是让人失望的补偿。”［１］３４９对于土耳其妇女戴面纱的习俗，伍尔夫也不以为然，认为它并没

有流传中的那么神圣，只不过是“一种非常脆弱的象征”［１］３５２。而在评价土耳其的宗教信仰时，伍

尔夫则完全表现出一个旁观者的漠然：“没有哪个基督徒，包括欧洲人能指望理解土耳其人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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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你是基督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就如同你是白人还是黑人一样，都是生来注定的。”［１］３５５－３５６在观

看土耳其人的宗教仪式时，她感觉那些人仿佛是“笼中困兽”，一些“被无形的权力操控的木

偶”［１］３４９。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伍尔夫作为一名英国人的自豪和骄傲。在描写土耳其的伦敦

人时，伍尔夫不吝溢美之词：“他们的脸没有什么表情，这才是文明人的真正标志。他们总是在想

问题，所以你不用说话就能打发时间。而且他们对陌生人也很礼貌，谈话时各种语言都先讲一

点，好让你选择自己的母语。”［１］３５２而在讲述自己的一次购物经历时，伍尔夫更加直接地表达了自

己的民族认同感：“这些丝织品贵得离谱，太糟糕了；在英国只要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买到；但你相

信吗？我们居然还想买，而且毫不犹豫地准备花四个毕阿士特买一匹———英国是一个伟大和慷

慨的民族。”［１］３５４

反观土耳其，从总体上看，这个东方文明古国被伍尔夫描述为一个落后、无序，充满各种不确

定性因素和潜在危险，离文明尚有一段距离的蛮夷之邦。伍尔夫庆幸自己只是一个过客，不需要

在土耳其久居，认为“如果你命中注定要在这里过一辈子的话，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就像住在火山

下面一样”［１］３５７。应该说，伍尔夫所呈现的东方并非真实的东方，而是经过西方文化偏见过滤后

被扭曲的东方，或者用萨义德的话说，是“被东方化了的东方”［３］１３６。这种再现方式所依赖的是一

种“位置的优越”（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它“将西方人置于与东方所可能发生的整体系列之中，
使其永远不会失去相对优势的地位”［３］１０。

影响《奥兰多》构思和创作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伍尔夫与同性恋人维塔的交往。众所周

知，维塔是小说主人公奥兰多的原型，维塔的儿子奈杰尔·尼克尔森（ＮｉｇｅｌＮｉｃｏｌｓｏｎ）更是将《奥
兰多》称为“文学中最长、最迷人的情书”［４］１８３。维塔于１９２６年和１９２７年两次出游东方，足迹遍
及印度、伊朗、伊拉克、波斯和印度等国家，创作了《德黑兰旅客》（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ｔｏＴｅｈｅｒａｎ）和《十二
日》（ＴｗｅｌｖｅＤａｙｓ）等游记作品。这些作品虽然表达了对欧洲文明的反思，但从根本上讲依然受制
于西方旅行叙事对非西方国家殖民主义再现的传统。比如，维塔在《德黑兰旅客》中一方面承认

“亚洲不是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亮点”［５］１７６，在描写异域景物时又流露出明显的文化优越

感，以及承载强势文明的西方旅行者对非西方边缘地带的掌控欲。环顾房间里散落四处的波斯

陶器，维塔写道：“这些碗和碎片发出幽幽的绿光和剔透的蓝光，上面的图案、数字、骆驼、柏树枝

和手迹若隐若现，让人捉摸不透。天知道我怎么能把它们都带回家。此时此刻，它们立在我屋子

的四周，让人想起了那些被遗忘的岁月中的沧桑和浪漫生活，就像注视着一方池塘，当竭力朝下

望去时，看到了模糊的映像。我给它们编织了各种各样的故事。”［５］１７３显然，这段叙述意在确立西

方旅行者作为观者的主导地位，遮蔽了东方艺术品的制作和流传历史，暗示它们只有在西方的想

象中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总之，维塔的东方游记作品体现了“想倾诉她自己的文化局限性

的欲望，和作者对异域文化的控制欲之间的张力”［５］１７０。

伍尔夫在维塔游历东方期间一直与她保持信件往来。有论者认为，这些通信正是《奥兰多》

最初的灵感来源［４］１８３。的确，从伍尔夫对维塔讲述异域所见所闻的回应中，我们不难发现伍尔夫

本人对待旅行和异国文化的态度。在评价《德黑兰旅客》时，伍尔夫指出：

这本书里隐藏着好多边边角角，我喜欢研究它们。只是偶尔手里可能要拿支蜡烛———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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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唯一感觉不好的地方———（我妄加猜测）在你的讲述中有几处语焉不详的地方。但这是一种

全新的尝试，就是这种不拘一格、东拉西扯的方法，让人想起了你的皮肤……让人感觉你不在身

边，四处旅行，但又不是到任何具体的地理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个遥远的地方。现在我懂了

……去波斯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６］２９１。

在伍尔夫看来，维塔独特的叙事风格既缓解了她的相思之苦，又满足了她的猎奇心理；维塔

笔下的异域风情既被“情欲化”，象征维塔的身体，又被“神秘化”，是一个等待被发现、开发和解

密的他者。又如，当维塔告诉伍尔夫她很难形容自己的所见时，伍尔夫难掩兴奋之情，即刻开始

对异域的想象：“此刻，我感觉德黑兰比托维斯托克广场更真实。我仿佛看到你身着长长的外套

和裤子，像一位阿比西尼亚皇后那样阔步巡视那片荒凉的山脉。”［６］２３８而在另一个场合，伍尔夫又

怀疑身处异国的维塔是否已经“遭遇不测，被土匪撕成碎片，然后吃掉”，或者被“淹死、射杀、强

奸”［５］１７１。萨义德指出：“将欧洲之东的地域空间命名为‘东方的’这一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做法

部分地是政治性的，部分地是宗教性的，部分地是想象性的。”［３］２６８显然，即便是在像书信这种个

人和非正式表达中，伍尔夫的异域想象也挪用了西方旅行文学再现异域时的殖民主义修辞，是

“为了确认一个强大和悲悯的非种族化白人自我而对种族他者进行的侵犯性建构”［７］７。

二、吉卜赛人、归家叙事与土耳其的他者身份

上述分析说明，伍尔夫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思考是单向度的，或者说，是一种西方自我向东

方的投射，实际上是对东方主义话语的复制，所以她无法从根本上认同异域文化，而只能承认“当

我们思考西方和东方的问题时……我们放下笔，再也写不出什么了”［１］３５２。伍尔夫把对东方的现

实文化偏见带入对《奥兰多》东方场景的虚构。两相比较会发现，《奥兰多》对土耳其的文学再

现，与伍尔夫的东方游记及与维塔的通信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

奥兰多的土耳其之旅是《奥兰多》最重要的情节之一。在经历了感情挫折后，奥兰多筋疲力

尽、心灰意冷，感觉已无法在国内继续生活下去，于是请求国王把自己派往土耳其任大使，小说的

旅行叙事由此展开。和现实中的伍尔夫一样，初到土耳其的奥兰多也被独特的异域景象所吸引，

“从内心深处感到兴奋”，并对其产生“一种强烈的好感”，甚至怀疑“他的祖先与某个切尔克斯族

农妇相好”［８］５９，使自己具有了异族血统，才让眼前的一切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但对“骨子里是一

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人”［８］５９的奥兰多来说，这种认同感只能是暂时并且是不真实的，所以才会让

他感到惊讶，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土耳其人在奥兰多眼中是一群“肤色混杂的野蛮人”［８］５８。这部

分说明，“《奥兰多》所认定的是一种在种族上不加区分的‘英国性’，它对现代西方以外的人种有

不可撼动的权威”［５］１６９。小说提到，土耳其人在苏丹的冲突中大开杀戒、滥杀无辜，对外国人施以

酷刑，这一情节暴露了他们野蛮和残暴的本色，证实了奥兰多的第一印象。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

是奥兰多的高大形象和他的与众不同。和萨莎的丑闻让奥兰多在国内狼狈不堪，但到土耳其后

他却重新焕发光彩，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几乎对所有人都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他成为许多女人

和一些男人的崇拜对象。他们并不一定要同他交谈，甚至不一定要看到他，反正总是能想象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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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穿丝质长袜的高贵绅士的形象，而当看到浪漫场景或夕阳西下时更是如此。他对有钱人和对

穷人和文盲一样有影响力。”［８］６１这种处理方式和伍尔夫在东方旅行笔记中对伦敦人的描写异曲

同工，都是对“英国性”海外散播过程的象征性描述，旨在凸显英国的海外影响力。其实，从一开

始，奥兰多就以英国为标准和参照评价异域所见：“没啥地方……比这里更加不像萨里和肯特的

县城，或者伦敦和滕布里奇韦尔斯的小镇。光秃秃、满是石砾的亚洲群山在左右两侧耸立，看上

去不太友好，或许上面有强盗头的破烂城堡；但却没有牧师的房子，也没有庄园主的宅子，亦不见

村舍、橡树、榆树、紫罗兰、常春藤和野蔷薇的踪影。”［８］５８－５９但实际上，早在奥兰多开始异域旅行

之前，小说就已经突出了他与英国自然景物之间的精神维系，以此彰显其民族身份：奥兰多在英

国的国树橡树中为自己“漂泊的心”找到坚实的依托，并且创作了一首题为“橡树”的诗，寄托对

英国大地的深情。奥兰多的民族认同感在异域环境中的迸发顺理成章，并且在异域景观的衬托

下被强化和放大了。因此小说所呈现的土耳其“是一个在奥兰多内在的‘英国性’的映衬下让人

生厌、晦暗和难以理解的国家”［５］１８４。

这种认同感在奥兰多与土耳其吉卜赛人的交往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小说借此进一步演绎了

西方与东方之间进步与落后、文明与原始的二元对立，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借助他者构建“英国

性”的身份认同逻辑。奥兰多在土耳其实现了性别转换，而吉卜赛人部落是他变身女性后驻足的

第一站，因此其重要性在于它是“伍尔夫想象一个包含性别、种族和正在显现的女同性恋欲望的

复杂关系网”的场域［９］。在英国，“从１９１０年到１９３０年，在人类学研究、通俗小说、诗歌、游记、民
间传说和语言学研究等领域涌现了大量关于吉卜赛人的著述，在讨论异域风情、原始主义、自然、

性别和野性时重点关注吉卜赛人”［１０］１４２。这是《奥兰多》塑造吉卜赛人的宏观背景。相对于在一

定程度上已经被西化的君士坦丁堡，小说中的吉卜赛场景蕴藏着更多的叛逆精神，表现出更加独

立的文化品格。“生活在荒野中，吉卜赛人组成了另外一种形态的社会，那里不受社会等级、权威

和法律的侵扰，阶级和性别等主要决定因素暂时不起作用，从整体上看，这种生活方式在小说中

代表了一种乌托邦视角。”［１１］１５７这正应和了奥兰多性别身份的转换所具有的颠覆能量：对已成为

女性的奥兰多而言，吉卜赛人部落是一个世外桃源，在那片远离世俗尘嚣的乐土上，她可以不再

理会种种陈规陋习、繁文缛节，尽情释放和挥洒自己的性情。

但随着了解的深入，奥兰多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种族身份开始抑制她因性别身份而对吉
卜赛人产生的认同，小说对吉卜赛人形象的塑造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西方对吉卜赛人的脸谱化。

“在１９和２０世纪对吉卜赛人的描写中，他们是不可靠的，很难归类，经常炫耀和欺骗———穿着华
丽的衣服，表演夸张的歌曲和舞蹈，耍花招，玩弄手上的把戏。”［１０］１４３在西方人眼中，吉卜赛人是

能够满足他们对异域的猎奇心态的对象。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曾有西方论者指出，吉卜赛人“是我
们与东方、与神秘之物和神奇之物唯一的联系”，他们“为我们揭开了东方的神秘面纱”［１０］１４６。西

方人之所以不能认同吉卜赛人，将其视为文明的边缘甚至是异类，一个重要原因是吉卜赛人居无

定所，四海为家，没有一个固定的根基，所以在很多方面都被认为只是流于表面，缺乏深度和内

涵，也就不具备与西方对话的资本。而这也正是小说中奥兰多对吉卜赛人的看法。奥兰多与吉

卜赛人在人生观和世界观方面存在巨大分歧。比如在看待自然的问题上，吉卜赛人认为自然就

是季节更替和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除此无它。一位吉卜赛智者伸出他饱经风霜的手给奥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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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告诉她这就是自然。但在奥兰多看来，自然只是一个表象、一个象征，“一切事物实际上都是

其他事物”［８］７０。奥兰多可以从自然想到现实，再由现实过渡到真理，进而触及“爱情”“友谊”和

“诗歌”等概念，最后产生文学创作的冲动，她自创并视为珍宝的诗歌“橡树”其实就是这种思维

的产物。在解释这种差异时，奥兰多认为原因在于“她来自一个古老和文明的种族，而这些吉卜

赛人愚昧无知，比野人好不了多少”［８］７２。虽然这种想法为吉卜赛人所不齿，但奥兰多依然坚信

她的种族优越性，认定自己无法在一个“既没墨也没纸”的地方待下去，于是产生了强烈的思乡

情绪：

对面光秃秃的山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阴影，尽管没有什么东西能留下阴影。这个阴影的颜色

迅速加深，没过多久，在之前是岩石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绿色的空洞。她看着看着，这个洞越来越

深，越来越宽，随后在山的侧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公园似的空间。她看见绿油油的草地随风起

伏，橡树点缀四处，画眉在树枝间穿行。她看见鹿在树荫间信步，甚至能听见昆虫在哼唱，感受到

英国夏日那柔和的悸动。她看得入了神，过了一会雪花开始飘落，不一会儿，黄色的阳光渐渐退

去，整个场景染上了紫罗兰色［８］７３－７４。

从自然到文学再到自然，浸淫西方美学和人文传统的“英国性”在奥兰多身上得到集中体

现。“反复出现的作为民族身份构成要素的景观隐喻……强调眼睛归化与民族从属关系的修辞

及其集体表达形式的力量。”［１２］２９５奥兰多对英国自然景观的不断唤起即是借助这种修辞对民族

身份的刻写，“将英国民族身份概念表述为一种输出的具有掌控力的意识形态，除了英国人，其他

人都不能拥有或体现”［１３］１０７。结合霍米·巴巴（ＨｏｍｉＢｈａｂｈａ）的观点来解读上述引文对英国气
候的渲染，这种身份认同策略就更容易理解。巴巴指出，“英国气候……唤醒了对其恶魔般对立

面的记忆：印度的酷热和尘埃；非洲黑暗的空虚；被认为是专横和难以管理，因此需要文明教化的

热带的混乱”［１２］３１９。奥兰多对英国风景，特别是季节的浪漫主义想象，其潜台词是对异域文化的

偏见，同时也直接表现了海外英国人在经历幻灭后产生的回归本土的欲望。

《奥兰多》中的另外一个关键情节便是奥兰多的回归，这与他的出走相呼应，直观表现了由

“出航”和“返航”、“离心”和“向心”两种截然相对的旅行路径所折射出的内在于“英国性”、同时

也是建构“英国性”所必需的文化张力。“如果说走出英国去享受一种彻底的自由起初是可以想

象的话，那么事实最终证明，东方似乎有点太过于散漫了，奥兰多摆脱了外交职位强加给他的父

权枷锁后与吉卜赛人打成一片，他们即是这种无根性的象征。”［４］２０２异域之旅并没能激发奥兰多

的文学创作灵感，回国后，在英国浓郁文化气息的熏陶下，奥兰多才思泉涌，最终完成了萦绕心头

数百载的诗篇。卡伦·劳伦斯（Ｋａｒｅ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认为，在《奥兰多》中，“体现在奥兰多的归家和
它所象征的对英国文学传统的‘守护’这种向心运动，和土耳其之旅这种离心运动以及与对多重

性别可能性的奇想一样重要”［４］２０１。小说通过将奥兰多在土耳其的经历嵌入英国的文化和历史

绵延中，刻意从形式上凸显并由此强化和固化了异域的他者身份，说明“‘英国性’对非英国的定

义是其定义自身所必需的”［１４］１４８。作为伍尔夫“在他者性和权力与特权之间的叙事协商”［１３］４５，

《奥兰多》“将东方置于由西方的进步叙事所决定的年表中，并最终将其简约为一个缺乏实质、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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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不清和非历史的地理位置”［５］１７７。

三、结语

伍尔夫将自己的东方见闻与她所理解和想象的维塔笔下的东方风情相结合，构建了《奥兰

多》观看东方的殖民主义视角。在厄米拉·塞莎格里（ＵｒｍｉｌａＳｅｓｈａｇｉｒｉ）看来：“‘西方和东方的问
题’贯穿弗吉尼亚·伍尔夫许多重要作品，将‘英国性’和现代性转化为被种族差异、帝国主义和

东方主义定义的场域。”［５］１４０进一步看，《奥兰多》中的土耳其他者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英国和土耳其两国的政治关系。一战后，土耳其爆发了反抗苏丹奥特曼帝国统治的民
族独立运动，并于１９２３年成立主权共和国。为了维护帝国在东方的利益，英国对土耳其的民族
独立运动进行了政治和军事干预，几乎演化成战争。伍尔夫本人虽没有直接经历英土两国的冲

突，但通过阅读对此有大致的了解。维塔的丈夫哈罗德·尼克尔森（ＨａｒｏｌｄＮｉｃｏｌｓｏｎ）曾作为英方
代表参与解决一战后的土耳其政治危机，并于日后出版回忆录《一些人》（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用文字
再现了这段经历。伍尔夫于１９２７年９月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为其撰写书评。尼克尔森融传
记和自传、事实和虚构于一体的写作手法备受伍尔夫赞许，为她创作《奥兰多》提供了诸多启

发［１１］１５８－１６０。正如林登·皮奇（ＬｉｎｄｅｎＰｅａｃｈ）所论：“当一位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读者读到奥兰多在
君士坦丁堡的经历时，很难想象他不会由此想到英国和土耳其近在咫尺的战争。”［１４］１４５而在２１
世纪的今天，对《奥兰多》进行语境还原，能帮助我们认清小说他者形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导向和

地缘政治内涵，揭示出伍尔夫作为一名宗主国作家，在大英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背景下，向渗透

着殖民意识的英国民族身份的主动靠拢，彰显出追求艺术革新的现代主义文学所具有的政治性

和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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